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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藏书导读】

李渔（员远员员—员远愿园？）字笠翁，别号觉世稗官、笠道人、湖上
笠翁、新亭樵客等。浙江兰溪下李村人，生于如皋。《觉世名

言》包括《觉世名言连城璧》和《觉世名言十二楼》。《觉世名言

连城璧》正集收入短篇白话小说员圆篇，每篇一集；外编收入短
篇白话小说远篇，每篇一卷；共收入短篇白话小说员愿篇，每篇
叙写一个故事。《觉世名言连城璧》之前有《无声戏》和《无声

戏合集》，比较二者，内容与《连城璧》相同，只是回目有异。均

有“觉世稗官编次，睡乡祭酒批评”字样。孙楷第先生认为《无

声戏》易名为《连城璧》，并非杜浚（即批评该书的睡乡祭酒）刊

刻时所拟定，实为书贾为炫世求售而换书名，并认为《连城璧》

（包括外编六卷）即是《无声戏合集》的后身。胡士莹先生在

《话本小说概论》中也明确认为此种说法去事实不远。认为

《无声戏》之所以要更换书名为《连城璧》，并隐去笠翁姓名，主

要是回避当时政治的原因。因为顺治十七年御史萧震弹劾浙

江布政使张缙彦，其罪状之一就是与他编刊《无声戏》有关，张

缙彦因此被革职流放于宁古塔。

明清话本、拟话本小说是中国古典文学中一份珍贵的文

学遗产。从冯梦龙开始，白话小说（话本、拟话本）的创作出现

了一个较长的繁荣时期。这一段时间中既孕育出了《三国演

义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西游记》这样的长篇小说名著，又产生了“三

言二拍”这样的短篇小说名著。这些名著不仅在国内家喻户

晓，还被翻译介绍到许多国家去。但除这几种外还有不少好

的作品，李渔的《觉世名言》就是继“三言二拍”之后短篇白话

小说的又一代表作。

周永年藉书园曾藏有此书。

猿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【名家导引】

藉书园主人周永年字书昌，山东历城人，清乾隆年间进

士，曾被征为翰林，参加了四库全书的编纂，当时称得上是一

代名儒。

周永年是我国古代最重要的藏书家和思想家之一，其思

想之深刻，见解之超群，论述之周密，行动之果敢，都称得上是

我国文献收藏史上亘古第一人。和周永年同时代的大学者章

学诚就曾多次高度评价周永年的言行，并曾将天一阁、述古堂

等诸家藏书与周氏藉书园做过比较，认为前者不过都是“或以

炫博，或以稽数，其旨不过存一时之籍而不复于永久，著一家

之藏而不复能推明所以然者广之于天下”的浅陋之徒，“其智

虑之深浅，用心之公私，利泽之普狭，与周君相去当何如耶？”

周永年不仅积极阐述和宣传自己的思想，而且付诸实施，

身体力行。他“竭数十年博采旁搜之力，弃产营书，久而始

萃”，积书达数万卷，其中，“旧藏、古椠、缮钞、稀见之本亦略具

焉”。周永年把自己辛勤积蓄的藏书全部公开，并命名为“藉

书园”。藉者借也，藉书园即为公开借阅图书之所，“使学者于

以习其业，传钞者于以流通其书，故以藉书名园”。周永年以

此明志，表达了他不愿将藏书私有，而主张公诸天下读书之

人。

周永年撰写了《儒藏说》，建立了“藉书园”，提出了“天下

万世共读之”的鲜明主张，在我国文献收藏史上占有十分重要

的地位。他仿效佛藏、道藏，建立“儒藏”，由此而提出了“儒藏

说”。周永年立志于此，“愿与海内同人共肩斯任，务俾古人著

述之可传者，自今日永无散失，以与天下万世共读之”。

源



觉世名言连城璧

序

迷而不知悟，江河日下而不可返。此等世界，惩不能得之

于夏楚，劝亦不能得之于遒铎。每在文人笔端，能使好善之心

苏苏而动，恶恶之念油油而生，乃知天下能言之流，有裨世道

不浅。吾友屏绝尘氛，闭户搦管，貿貿不休。视其书非传奇即
稗官野史。予谓：“古人著书，如班固、袁宏、贾逵、郑玄之徒，

皆以经史传当世，子何屑屑此事为？”吾友微笑不答。予因取

其所著之书，趺坐冷然亭上，焚香煮茗而读之，其深心具见于

是。极人情诡变，天道渺微，从巧心慧舌，笔笔钩出，使观者于

心焰賀腾之时，忽如冷水浃背，不自如好善心生，恶恶念起。
予因拍案大呼：“吾友洵当世有心人哉！经史之学，仅可悟儒

流，何如此作为大众慈航也。”裴光庭有言曰：“但见情伪变诈

于是乎生，不知忠信节义于是乎在。”其斯之谓欤？故予于前

后二集，皆为评次。兹复合两者而一，稍可撙节者必为逸去，

其意使人不病高价，则天下之人皆得见其书，而吾友维持世道

之心，亦沛然遍于天下。

睡乡祭酒漫题

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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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觉世名言连城璧》子集

觉世稗官编次 睡乡祭酒批评

谭楚玉戏里传情 刘藐姑曲终死节

诗云：

从来尤物最移人，况有清歌妙舞身。

一曲《霓裳》千泪落，曾无半滴起娇颦。

又词云：

好妓好歌喉，擅尽风流。惯将欢笑起人愁。尽说含

情单为我，魂魄齐勾。 舍命作缠头，不死无休。琼瑶琼

玖竟相投。桃李全然无报答，尚羡娇羞。

这首诗与这首词，乃说世间做戏的妇人，比寻常妓女另是

一种娉婷，别是一般妩媚，使人见了最易消魂，老实的也要风

流起来，悭吝的也会撒漫起来。这是什么原故？只因他学戏

的时节，把那些莺啼燕语之声，柳舞花翻之态，操演熟了，所以

走到人面前，不消作意，自有一种云行水流的光景。不但与良

家女子立在一处，有轻清重浊之分，就与娼家姊妹分坐两旁，

也有矫强自然之别。况且戏场上那一条毡单，又是件最作怪

的东西，极会难为丑妇，帮衬佳人。丑陋的走上去，使他愈加

丑陋起来，标致的走上去，使他分外标致起来。常有五、六分

姿色的妇人，在台下看了也不过如此，及至走上台去做起戏

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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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，竟像西子重生，太真复出，就是十分姿色的女子，也还比他

不上。这种道理，一来是做戏的人，命里该吃这碗饭，有个二

郎神呵护他，所以如此。二来也是平日驯养之功，不是勉强做

作得出的。

是便是了，天下最贱的人，是娼、优、隶、卒四种。做女旦

的，为娼不足，又且为优，是以一身兼二贱了，为什么还把他做

起小说来？只因第一种下贱之人，做出第一件可敬之事，犹如

粪土里面长出灵芝来，奇到极处，所以要表扬他。别回小说，

都要在本事之前，另说一桩小事做个引子，独有这回不同。不

须为主邀宾，只消借母形子，就从粪土之中，说到灵芝上去，也

觉得文法一新。

却说浙江衢州府西安县，有个不大不小的乡村，地名叫做

杨村坞。这块土上的人家，不论男子妇人，都以做戏为业。梨

园子弟所在都有，不定出在这一处，独有女旦脚色，是这一方

的土产，他那些体态声音，分外来得道地。一来是风水所致，

二来是骨气使然。只因他父母原是做戏的人，当初交媾之际，

少不得把戏台上的声音，毡单上的态度做作起来，然后下种。

那些父精母血已先是些戏料了，及至带在肚里，又终日做戏，

古人原有“胎教”之说，他那些莺啼燕语之声，柳舞花翻之态，

从胞胎里面就教习起了。及至生将下来，所见所闻，除了做戏

之外，并无别事，习久成性，自然不差，岂是半路出家的妇人，

所能仿佛其万一。所以他这一块地方，代代出几个驰名的女

旦。别处的女旦，就出在娼妓里面，日间做戏，夜间接客，不过

借做戏为由，好招揽嫖客，独有这一方的女旦不同。他有三许

三不许，那三许三不许？

许看不许吃，许名不许实，许谋不许得。

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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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做戏的时节，浑身上下，没有一处不被人看到。就是不

做戏的时节，也一般与人顽耍，一般与人调情。独有香喷喷的

那钟美酒，只使人垂涎咽唾，再没得把人沾唇。这叫做“许看

不许吃”。遇着那些公子王孙，富商大贾，或以钱财相结，或以

势力相加，定要与他相处的，他也未尝拒绝，只是口便许了，心

却不许。或是推托身子有病，卒急不好同房。或是假说丈夫

不容，还要缓图机会，捱得一日是一日，再不使人容易到手。

这叫做“许名不许实”。就是与人相处过了，枕席之间十分缱

绻，你便认做真情，他却像也是做戏，只当在戏台上面，与正生

做几出风流戏文。做的时节，十分认真，一下了台，就不作准。

常有痴心子弟，要出重价替他赎身。他口便许你从良，使你终

日图谋，不惜纳交之费，图到后来究竟是一场春梦，不舍得把

身子从人。这叫做“许谋不许得”。他为甚么原故，定要这等

作难？要晓得此辈的心肠，不是替丈夫守节，全是替丈夫挣

钱。不肯替丈夫挣小钱，要替丈夫挣大钱的意思。但凡男子

相与妇人，那种真情实意，不在粘皮靠肉之后，却在眉来眼去

之时。像极馋的客人上了酒席，众人不曾下箸的时节，自己闻

见了香味，竟像那些肴馔都是不曾吃过的一般，不住要垂涎咽

唾。及至到口之后，狼饕虎嚼，吃了一顿，再有珍馔上来，就不

觉其可想，反觉其可厌了。男子见了妇人，就如馋人遇酒食，

只可使他闻香，不可容他下箸。一下了箸，就不觉兴致索然，

再要他垂涎咽唾，就不能够了。所以他这一方的女旦，知道这

种道理，再不肯轻易接人，把这三句秘诀，做了传家之宝。母

传之于女，姑传之于媳。

不知传了几十世，忽然传出个不肖的女儿来，偏与这秘诀

相左，也许看，也许吃，也许名，也许实，也许谋，也许得，总来

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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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无所不许。古语道得好：“有治人，无治法。”他圆通了一世，

一般也替丈夫同心协力，挣了一注大钱，还落得人人说他脱

套。这个女旦姓刘，名绛仙，是嘉靖末年的人。生得如花似

玉，喉音既好，身段亦佳，资性又来得聪慧。别的女旦，只做得

一种脚色，独是他有兼人之才，忽而作旦，忽而做生。随那做

戏的人家，要他装男就装男，要他扮女就扮女。更有一种不羁

之才，到那正戏做完之后，忽然填起花面来，不是做净，就是做

丑。那些插科打诨的话，那是簇新造出来的，句句钻心，言言

入骨，使人看了分外销魂。没有一个男人，不想与他相处。他

的性子，原是极圆通的，不必定要潘安之貌，子建之才，随你一

字不识，极丑极陋的人，只要出得大钱，他就与你相处。只因

美恶兼收，遂致贤愚共赏。不上三十岁，挣起一份绝大的家

私，封赠丈夫做了个有名的员外。他的家事虽然大了，也还不

离本业。家中田地，倒托别人管照，自己随了丈夫，依旧在外

面做戏，指望传个后代出来，把担子交卸与他，自己好回去养

老。谁想物极必反，传了一世，又传出个不肖的女儿来，不但

把祖宗的成宪视若弁髦，又且将慈母的芳规作为故纸，竟在假

戏文里面，做出真戏文来，使千年万载的人，看个不了。

这个女儿，小名叫做藐姑，容貌生得如花似玉，可称绝世

佳人，说不尽他一身的娇媚。有古语四句，竟是他的定评：

施粉则太白，施朱则太红。加之一寸则太长，损之一

寸则太短。

至于遏云之曲，绕梁之音，一发是他长技，不消说得的了。

他在场上搬演的时节，不但使千人叫绝，万人赞奇，还能把一

座无恙的乾坤，忽然变做风魔世界，使满场的人，个个把持不

定，都要死要活起来。为什么原故？只因看到那销魂之处，忽

园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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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目定口呆，竟像把活人看死了，忽而手舞足蹈，又像把死人

看活了。所以人都赞叹他道：“何物女子，竟操生杀之权。”他

那班次里面，有这等一个女旦，也就够出名了。谁想天不生无

对之物，恰好又有一个正生，也是从来没有的脚色，与藐姑配

合起来，真可谓天生一对，地生一双。那个正生又有一桩奇

处，当初不由生脚起手，是从净丑里面提拔出来的。要说这段

因缘，须从脚根上叙起。

藐姑十二三岁的时节，还不曾会做成本的戏文，时常跟了

母亲做几出零星杂剧。彼时有个少年的书生，姓谭，名楚玉，

是湖广襄阳府人。原系旧家子弟，只因自幼丧母，随了父亲在

外面游学。后来父亲又死于异乡，自己只身无靠，流落在三

吴、两浙之间，年纪才十七岁。一见藐姑就知道是个尤物，要

相识他于未曾破体之先，乃以看戏为名，终日在戏房里面走进

走出，指望以眉眼传情，挑逗他思春之念，先弄个破题上手，然

后把承题开讲的功夫，逐渐儿做去。谁想他父母拘管得紧，除

了学戏之外，不许他见一个闲人，说一句闲话。谭楚王窥伺了

半年，只是无门可入。一日闻得他班次里面，样样脚色都有

了，只少一个大净，还要寻个伶俐少年，与藐姑一同学戏。谭

楚玉正在无聊之际，得了这个机会，怎肯不图？就去见绛仙夫

妇，把情愿入班的话说了一遍。绛仙夫妇大喜，即日就留他拜

了先生，与藐姑同堂演习。谭楚玉是个聪明的人，学起戏来，

自然触类旁通，闻一知十，不消说得的了。

藐姑此时，年纪虽然幼小，知识还强似大人。谭楚玉未曾

入班，藐姑就相中他的容貌，见他看戏看得殷勤，知道“醉翁之

意不在酒”。如今又见他投入班来，但知香艳之可亲，不觉娼

优之为贱，欲借同堂以纳款，虽为花面而不辞，分明是个情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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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疑了，就要把一点灵犀托付与他。怎奈那教戏的先生，比父

亲更加严厉。念脚本的时节，不许他交头接耳，串科分的时

节，唯恐他靠体沾身。谭楚玉竟做了梁山伯，刘藐姑竟做了祝

英台，虽然同窗共学，不曾说一句衷情，只好相约到来生，变做

一对蝴蝶，同飞共宿而已。

谭楚玉过了几时，忽然懊悔起来道：“有心学戏，除非学个

正生，还存一线斯文之体。即使前世无缘，不能够与他同床共

枕，也在戏台上面，借题说法，两下里诉诉衷肠，我叫他一声

‘妻’，他少不得叫我一声‘夫’。虽然做不得正经，且占那一时

三刻的风流，了了从前的心事，也不枉我入班一场。这花面脚

色，岂是人做的东西。况且又气闷不过，妆扮出来的，不是村

夫俗子，就是奴仆丫鬟。自己睁了饿眼，看他与别人做夫妻，

这样膀胱臭气，如何忍得过？”一日乘师父不在馆中，众脚色都

坐在位上念戏，谭楚玉与藐姑相去不远，要以齿颊传情，又怕

众人听见。还喜得一班之中，除了生旦二人，没有一个通文理

的，若说常谈俗语，他便知道，略带些之乎者也，就听不明白

了。谭楚玉乘他念戏之际，把眼睛觑着藐姑，却像也是念戏一

般，念与藐姑听道：“小姐小姐，你是个聪明绝顶之人，岂不知

小生之来意乎？”藐姑也像念戏一般，答应他道：“人非木石，夫

岂不知，但苦有情难诉耳。”谭楚玉又道：“老夫人提防得紧，村

学究拘管得严，不知等到何时，才能够遂我三生之愿？”藐姑

道：“只好两心相许，俟诸异日而已。此时十目相视，万无佳会

可乘，幸勿妄想。”谭楚玉又低声道：“花面脚色，窃耻为之。乞

於令尊令堂之前，早为缓颊，使得擢为正生，暂缔场上之良缘，

预作房中之佳兆。芳卿独无意乎？”藐姑道：“此言甚善。但出

於贱妾之口，反生堂上之疑，是欲其入而闭之门也。子当以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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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之。”谭楚玉道：“术将安在？”藐姑低声道：“通班以得子为

重，子以不屑作花面而去之，则将无求不得。有萧何在君侧，

勿虑追信之无人也。”谭楚玉点点头道：“敬闻命矣。”

过了几日，就依计而行，辞别先生与绛仙夫妇，要依旧回

去读书。绛仙夫妇闻之，十分惊骇道：“戏已学成，正要出门做

生意了，为什么忽然要跳起槽来？”就与教戏的师父，穷究他变

卦之由。谭楚玉道：“人穷不可失志。我原是个读书之人，不

过因家计萧条，没奈何就此贱业，原要借优孟之衣冠，发泄我

胸中之垒块。只说做大净的人，不是扮关云长，就是扮楚霸

王，虽然涂几笔脸，做到那慷慨激烈之处，还不失我英雄本色。

那里晓得十本戏文之中，还没有一本做君子，倒有九本做小

人。这样丧名败节之事，岂大丈夫所为，故此不情愿做他。”绛

仙夫妇道：“你既不屑做花面，任凭尊意，拣个好脚色做就是

了，何须这等任性。”谭楚玉就把一应脚色，都评品一番道：“老

旦贴旦，以男子而屈为妇人，恐失丈夫之体。外脚末脚，以少

年而扮做老子，恐销英锐之气。只有小生可以做得，又往往因

人成事，助人成名，不能自辟门户，究竟不是英雄本色，我也不

情愿做他。”戏师父对绛仙夫妇道：“照他这等说来，分明是以

正生自居了。我看他人物声音，倒是个正生的材料，只是戏文

里面，正生的曲白最多，如今各样戏文都已串就，不日就要出

门行道了，即使教他做生，那些脚本一时怎么念得上？”谭楚玉

笑一笑道：“只怕连这一脚正生，我还不情愿做。若还愿做，那

几十本旧戏，如何经得我念？一日念一本，十日就念十本了。

若迟一月出门，难道三十本戏文，还不够人家搬演不成？”那戏

师父与他相处，一向知道他的记性最好，就劝绛仙夫妇把他改

做正生，倒把正生改了花面。谭楚玉的记性，真是过目不忘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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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然不上一月，学会了三十多本戏文，就与藐姑出门行道。

起先学戏的时节，内有父母提防，外有先生拘管，又有许

多同班朋友，夹杂其中，不能够匠心匠意，说几句知情识趣的

话。只说出门之后，大家都在客边，少不得同事之人，都像弟

兄姊妹一般，内外也可以不分，嫌疑也可以不避，挨肩擦背的

时节，要嗅嗅他的温香，摩摩他的软玉，料想不是什么难事。

谁料戏房里面的规矩，比闺门之中更严一倍。但凡做女旦的，

是人都可以调戏得，只有同班的朋友调戏不得。这个规矩，不

是刘绛仙夫妇做出来的，有个做戏的鼻祖，叫做二郎神，是他

立定的法度。同班相谑，就如姊妹相奸一般，有碍于伦理。做

戏的时节，任你肆意诙谐，尽情笑耍。一下了台，就要相对如

宾 ，笑话也说不得一句。略有些暧昧之情，就犯了二郎神的

忌讳，不但生意做不兴旺，连通班的人，都要生起病来。所以

刘藐姑出门之后，不但有父母提防，先生拘管，连那同班的朋

友都要互相纠察。见他与谭楚玉坐在一处，就不约而同都去

伺察他，惟恐做些勾当出来，要连累自己，大家都担一把干系，

可怜这两个情人，只当口上加了两纸封条，连那之乎者也的旧

话，也说不得一句，只好在戏台之上，借古说今，猜几个哑谜而

已。

别的戏子，怕的是上台，喜的是下台。上台要出力，下台

好躲懒故也。独有谭楚玉与藐姑二人，喜的是上台，怕的是下

台。上台好做夫妻，下台要避嫌疑故也。这一生一旦，立在场

上，竟是一对玉人，那一个男子不思，那一个妇人不想？又当

不得他以做戏为乐，没有一出不尽情极致。同是一般的旧戏，

经他两个一做，就会新鲜起来。做到风流的去处，那些偷香窃

玉之状，偎红倚翠之情，竟像从他骨髓里面透露出来，都是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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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所未有的，一般使人看了无不动情。做到苦楚的去处，那些

怨天恨地之词，伤心刻骨之语，竟像从他心窝里面发泄出来，

都是刻本所未载的，一般使人听了，无不堕泪。这是什么原

故？只因别的梨园，做的都是戏文，他这两个做的都是实事。

戏文当做戏文做，随你搬演得好，究竟生自生而旦自旦，两下

的精神联络不来。所以苦者不见其苦，乐者不见其乐。他当

戏文做，人也当戏文看也。若把戏文当了实事做，那做旦的精

神，注定在做生的身上，做生的命脉，系定在做旦的手里，竟使

两个身子合为一人，痛痒无不相关。所以苦者真觉其苦，乐者

真觉其乐。他当实事做，人也当实事看。他这班次里面，有了

这两个生旦，把那些平常的脚色，都带挈得尊贵起来。别的梨

园，每做一本，不过三四两、五六两戏钱。他这一班，定要十二

两 ，还有女旦的缠头在外。凡是富贵人家有戏，不远数百里，

都要来接他。接得去的，就以为荣，接不去的，就以为辱。

刘绛仙见新班做得兴头，竟把旧班的生意丢与丈夫掌管，

自己跟在女儿身边，指望教导他些骗人之法，好趁大注的钱

财。谁想藐姑一点真心，死在谭楚玉身上，再不肯去周旋别

人。别人把他当做心头之肉，他把别人当做眼中之钉。教他

上席陪酒，就说“生来不饮”，酒杯也不肯沾唇。与他说一句私

话，就勃然变色起来，要托故起身。那些富家子弟，拚了大块

银子，去结识他，他莫说别样不许，就是一颦一笑，也不肯假借

与人。打首饰送他的，戴不上一次两次，就化作银子用了。做

衣服送他的，都放在戏箱之中，做老旦、贴旦的行头，自己再不

肯穿著。隐然有个不肯二夫，要与谭楚玉守节的意思，只是说

不出口。

一日做戏做到一个地方，地名叫做□□埠。这地方有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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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庙，叫做晏公庙。晏公所职掌的，是江海波涛之事，当初曾

封为平浪侯，威灵极其显赫。他的庙宇就起在水边，每年十月

初三日是他的圣诞。到这时候，那些附近的檀越，都要搬演戏

文，替他上寿。往年的戏，常请刘绛仙做，如今闻得他小班更

好，预先封了戏钱，遣人相接，所以绛仙母子，赴召而来。往常

间做戏，这一班男女都是同进戏房，没有一个参前落后。独有

这一次，人心不齐，各样脚色都不曾来，只有谭楚玉与藐姑二

人先到。他两个等了几年，只讨得这一刻时辰的机会，怎肯当

面错过？神庙之中，不便做私情勾当，也只好叙叙衷曲而已。

说了一会，就跪在晏公面前，双双发誓说：“谭楚玉断不他婚，

刘藐姑必不另嫁，倘若父母不容，当继之以死，决不做负义忘

情、半途而废之事。有背盟者，神灵殛之。”发得誓完，只见众

人一齐走到，还亏他回避得早，不曾露出破绽来，不然疑心生

暗鬼，定有许多不祥之事生出来也。当日做完了一本戏，各回

东家安歇不提。

却说本处的檀越里面，有个极大的富翁，曾由赀郎出身，

做过一任京职。家私有十万之富。年纪将近五旬，家中姬妾

共有十一房。刘绛仙少年之时，也曾受过他的培植。如今看

见藐姑一貌如花，比母亲更强十倍，竟要拚一注重价娶他，好

与家中的姬妾凑作“金钗十二行”，就把他母子留入家中，十分

款待，少不得与绛仙温温旧好，从新培植一番。到那情意绸缪

之际，把要娶藐姑的话，恳恳切切的说了一番。绛仙要许他，

又因女儿是棵摇钱树，若还熨得他性转，自有许多大钱趁得

来，岂止这些聘礼？若还要回绝他，又见女儿心性执拗，不肯

替爹娘挣钱。与其使气任性，得罪于人，不如打发出门，得注

现成财物的好。踌躇了一会，不能定计，只得把两句两可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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词，回覆他道：“你既有这番美意，我怎敢不从？只是女儿年纪

尚小，还不曾到破瓜的时节。况且延师教诲了一番，也等他做

几年生意，待我弄些本钱上手，然后嫁他未迟，如今还不敢轻

许。”那富翁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明年十月初三，少不得又有神戏要

做，依旧接你过来，讨个下落就是了。”绛仙道：“也说得是。”过

了几日，把神戏做完，与富翁分别而去。

他当晚回覆的意思，要在这一年之内，看女儿的光景何

如。若肯回心转意，替父母挣钱，就留他做生意，万一教诲不

转，就把这着工夫做个退步。所以自别富翁之后，竟翻转面皮

来与女儿作对，说之不听，继之以骂，骂之不听，继之以打。谁

想藐姑的性子，坚如金石，再不改移。见他凌逼不过，连戏文

也不情愿做，竟要寻死寻活起来。

及至第二年九月终旬，那个富翁早早差人来接。接到之

时，就问绛仙讨个下落。绛仙见女儿不是成家之器，就一口应

允了他。那富翁竟兑了千金聘礼，交与绛仙，约定在十月初三

神戏做完之后，当晚就要成亲，绛仙还瞒着女儿，不肯就说，直

到初二晚上，方才知会他道：“我当初生你一场，又费许多心事

教导你，指望你尽心协力，替我挣一份人家。谁想你一味任

性，意与银子做对头，良不像良，贱不像贱，逢人就要使气，将

来毕竟有祸事出来。这桩生意不是你做的，不如收拾了行头，

早些去嫁人的好。某老爷是个万贯财主，又曾出仕过，你嫁了

他，也算是一位小小夫人，况且一生又受用不尽。我已收过他

的聘礼，把你许他做偏房了，明日就要过门。你又不要任性起

来，带挈老娘淘气。

藐姑听见这句话，吓得魂不附体，睁着眼睛把母亲相了几

相，就回覆道：“母亲说差了，孩儿是有了丈夫的人，烈女不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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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夫，岂有再嫁之理。”绛仙听见这一句，不知从那里说起，就

变起色来道：“你的丈夫在哪里？我做爷娘的不曾开口，难道

你自己做主，许了人家不成？”藐姑道：“岂有自许人家之理。

这个丈夫是爹爹与母亲自幼配与孩儿的，难道还不晓得，倒装

聋做哑起来？”绛仙道：“好奇话。这等你且说来是哪一个？”藐

姑道：“就是做生的谭楚玉。他未曾入班之先，终日跟来跟去，

都是为我。就是入班学戏，也是借此入门，好亲近孩儿的意

思。后来又不肯做净，定要改为正生，好与孩儿配合，也是不

好明白说亲，把个哑谜与人猜的意思。母亲与爹爹都是做过

生旦，演过情戏的人，难道这些意思都解说不出？既不肯把孩

儿嫁他，当初就不该留他学戏，即使留他学戏，也不该把他改

为正生。既然两件都许，分明是猜着哑谜，许他结亲的意思

了。自从做戏以来，哪一日不是他做丈夫，我做妻子？看戏的

人万耳万目，哪一个做不得证见？人人都说我们两个是天地

生成、造化配就的一对夫妻，到如今夫妻做了几年，忽然叫我

变起节来，如何使得？这样圆通的事，母亲平日做惯了，自己

不觉得诧异。孩儿虽然不肖，还是一块无瑕之玉，怎肯自家玷

污起来？这桩没理的事，孩儿断断不做。”

绛仙听了这些话，不觉大笑起来。把他啐了一声道：“你

难道在这里做梦不成？戏台上做夫妻那里做得准。我且问

你，这个‘戏’字怎么样解说？既谓之戏，就是戏谑的意思了，

怎么认起真来。你看见几个女旦，嫁了正生的？”藐姑道：“天

下的事，样样都可以戏谑，只有婚姻之事，戏谑不得。我当初

只因不知道理，也只说做的是戏，开口就叫他丈夫。如今叫熟

了口，一时改正不来，只得要将错就错，认定他做丈夫了。别

的女旦，不明道理，不守节操，可以不嫁正生。孩儿是个知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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